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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理和《笠山農場》之環境描寫論析 

翁小芬 ∗ 

環境是故事結構上不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它是時間與空間的綜合體，

並且隨著情節的發展及人物的活動形成一個連續的活動體，其包含三大要素：

自然現象、社會背景和物質產品，此三者並非絕對的分割，而是相互依存、

各有側重。胡亞敏先生曾對這三者釋義為 1：  

自然現象：主要指天氣、風景、地域等非人工的因素，如暴風雨、冰

雪、烈日、烏雲、山川、河流、草原、黃土地等。  

社會背景：指由人際關係構成的社會活動。它既包括人物活動的時代

背景、風俗人情，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爭鬥、聯合、分離等具體

關係。  

物質產品：指人類生產或利用的客體。它一般具有人造或人為的痕跡，

從城市建築到服裝樣式，以及那些僅僅作為交換或使用的物件，

如珠寶、金銀、樹樁均在此列。  

本論文以自然現象、社會背景、物質產品三者作為《笠山農場》環境的

背景因素，為了將社會背景和物質產品更容易區分，將食、衣、住、行的特

色歸於社會背景；將動物、植物和器具物件的特寫鏡頭歸於物質產品。並依

此三者在小說中所出現的篇章列於附錄「《笠山農場》之環境描寫類型章目表」

中，分為自然現象、社會背景和物質產品三部份，從表中可看出《笠山農場》

以自然景象刻劃最多，共計十五章；其次為社會背景，共計十一章；物質產

品的描寫最少，共計六章。由這個表可以看出《笠山農場》對社會環境、自

然風景，以及動物、靜物的描寫皆能顧及，各有側重，顯示出鍾理和對於環

境描寫的重視。 

《笠山農場》中的自然景物描寫，有些只是單純、片段的錯落於作品之

中，其中有十五個篇章是以整段或數段的方式呈現，給人遼闊的視野及舒適

的心靈感受。關於社會背景的言論，共計十一個篇章出現過，呈顯小說內容

顧及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俗和人與人之間的愛恨糾葛等面向。至於物質

產品，出現於六個篇章，其中描繪咖啡的特寫最多，顯示出咖啡在作品中的

重要性。 

                                                 
∗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國文領域助理教授 
1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1994 年 6 月，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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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笠山農場》的自然現象描寫 

鍾理和汲取南台灣壯美的自然景觀，以大篇幅的文字描繪笠山的自然環

境，宋澤萊曾說：「今人，大概只有鍾理和的自然描述是值得一讀的」2，的確，

《笠山農場》運用了大量有機的大自然景物，來描繪笠山那蔚藍的天空、清

澈的山泉、特殊的山和日夜晨曦等山川原野、日月晨昏、氣象季節的種種變

化，這優美如畫的山景，促使南臺灣的花果、山林和雨季都被賦予強韌而壯

闊的生命力，將《笠山農場》織構成世外桃源般的仙境。 

此將《笠山農場》中自然現象描寫的特點論述如下： 

(一)活化靜物  

鍾理和將《笠山農場》的自然景物寫活了，他將每一樣靜物都賦予生命

力，給它們思想，給它們活力。例如小說中描寫「明媚的太陽，可以以它那

溫暖的光輝，曬開草樹的花蕾；菅草也能以它那貪多不饜的老頭兒氣概，探

入石隙、絕壁、河邊、路坎之中，只為了取得一點點的養分；河底的亂石，

你擠著我，我擠著你，誰也不讓誰；雨後枝頭上的幼芽，敏感的伸向陽光和

微風裡，展現出蓬勃的氣象；大自然是冥頑的，它可以像人一樣前進、後退；

草樹有時歛住氣息，靜默等候，有時又一個個張開大口喝酒，像酒鬼一樣醉

醺醺的搖頭擺尾；雨季過後，草木、山崗、地皮都濕濡而腫脹；山花千紅萬

紫，爭妍鬥豔，向著暖和的春風翩翩起舞；蒲公英向溫馨明媚的陽光輕輕點

著頭，嬌姿楚楚；山野嬌羞滿面，含情脈脈；春天，把那些屬於過去的、陳

舊的、落後的、凋枯的、破敗的、醜惡的、不健康的、陰暗的，通通掃進黑

暗的深淵裡，讓它們永遠不再出來；太陽是無私的，它把光輝掩蓋大地和山

野」等等。 

這樣的景物描寫，「讓宇宙萬物都有一個健壯、完美和快樂的生命」(第二

十一章，頁 277)鍾理和賦予大自然七情六慾和強韌的生命力，把「靜」物變

成了「動」物，達到生動逼真的效果。  

(二)具象徵性  

象徵型的環境與人物、行動、情節關係密切，它具有比較明顯的意蘊，

往往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一個相宜的氣氛和場所，同時，它也具有深化作品意

蘊的效果，透過環境刻意的描繪，或是借助環境的某些特徵和屬性，將自然

景物構成一種明喻或隱喻，達到景中有意，意寄於景的目的。 

                                                 
2 宋澤萊《禪與文學體驗》，台北，前衛出版社， 1983 年 4 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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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昌年所著的《現代小說》，將「象徵」定義為：「任何一種抽象的概念、

情感或看不見的事物，不直接予以指明，而由理性的關聯、社會的設定，從

而透過某種意象的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 3這在《笠山農場》的

自然環境描寫中可以看得出來。例如：劉致平無視社會種種的阻力而勇敢反

抗的行為，書中以草木等大自然景物那強韌的生存意志和不屈的精神，來引

喻鍾理和對同姓婚姻的堅持與執著，作品這樣寫著 ：  

那些自遠古以來獨能免於無數次野火的焚劫和居民的濫伐，或雖

燒而復生伐而復榮的樹：楠、櫸、樟、鐵刀木、竹等，卻以巨人的緘

默和沉著，君臨在那菅草上面，堅持最後的勝利。（第四章，頁 30、31） 

屋前伸張著一面相當寬廣的土庭，庭下一塊小坡，傾斜下去和山

腳的田壟相接。這裡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種在必要時能夠移山倒海的力

量，能夠使自然改觀的力量，恰如蜘蛛網一般牢牢統治著這裡的一切。

它是那麼堅強而有力，而且無孔不入，小到一塊石頭，也莫不通過了

這力量然後被放在這裡。（第五章，36、38） 

自強不息的生命力更借助了創造和強健的太陽，使人類向大地的

腹地繼續前進。於是，那暴虐的疫癘，冥頑的自然，就只好在向遠的

地方退卻。（第十四章，頁 196）  

鍾理和又描寫潭底的蝦試碰圈套時的冷靜和猜疑，以「蝦」來比喻「劉

致平」，他睿智、冷靜，常小心謹慎地思考、體會傳統社會的桎梏，就像溪蝦

用兩隻螯足小心翼翼地摸著人們設下的圈套一樣，致平那喜歡對傳統的猜疑

和冷靜睿智的心思，與蝦的狡猾、聰敏，常令世人生氣，但他們卻反而嘲笑

人們的愚笨，這在第五章就如此描繪著：  

蝦伏在潭底，圈套碰著牠，一擺身，躲開了。有時牠傲慢地祇抬了抬

尾巴，用長得可笑的兩隻螯足小心翼翼地摸摸圈套，或輕輕地捧了下。

牠那猜疑狡獪和像智者的冷靜，是足以令人生氣的；牠像在嘲笑人類

的愚蠢呢。（第五章，頁 55）   

劉致平很多的想法常令人感到荒唐可笑，不切實際，他對劉少興經營農

場的方式，以及傳統對同姓之婚的看法感到迂腐愚笨，讓劉少興及旁人生氣，

而他也對他們只知緊守過往而不敢突破、改革的觀念，感到愚蠢、可笑。  

另外，當淑華、瓊妹、燕妹等人思索著未來的歸宿時，作者以探出潭面

                                                 
3 楊昌年《現代小說》，台北，三民書局，1997 年 5 月，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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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蝦，牠那探測猜疑的雙眼，象徵著她們的思索：  

蝦伏在潭底，兩隻大腿笨拙地在前面弄著。有些躲在岩穴下，只伸出

頭部，兩隻黑點--那是眼睛，猜疑的窺伺著落在潭底簌簌顫顫的陽光

的碎點，似乎在給自己提出問題：那光明的東西是什麼？（第八章，

頁 103）  

以上是以自然現象作為象徵意涵的舉例，這樣的描繪能夠引發出懸念，

使讀者有較多的想像空間，也使故事中的自然環境變得更為活潑，更加熱鬧，

也更多元化。    

(三)借用比擬描繪 

鍾理和的思考是活躍的，他跨越時空，極盡想像力來描繪自然景物，任

何有生命、無生命的鳥獸禽類、花草木石、煙霧朝夕，均可用來比擬。例如：

開墾過的地面就像被「刮過的臉孔」；兩岸巍巍對立的巨石有如「一道關門」；

兩岸環拱如蓋的喬木就像一條垂下的「龍」；沿著半月形庭子外邊所種的各種

果樹就像「孝子般的渾身披著臃腫的稻草」；榕樹雜駁盤曲的氣根有如「老祖

父沒有修飾過的鬍鬚」；塞滿窯寮的黑煙「宛如要逃離窯寮的窒悶，由寮簷的

四周掙扎爬出」；粗壯堅強的樹根彷彿「人的手指緊緊抓住岩石」；一波波的

青草纖細柔軟的有如「女人的頭髮」；那交織在宇宙的水聲、雨聲、風聲就像

巨大的「交響樂」，它們震盪著沉重而凝滯的空氣，彷彿「成千成萬看不見的

口一起張開了向宇宙怒吼」；河底亂石像「大隊的羊群」，你擠著我，我擠著

你，阻斷去路；凝靜中的洪流，就像「在劫後荒涼的廢墟上四處徬徨的野獸，

在聚群狂吼」；康莊大道祇有「蚯蚓」般大、綜錯交織，恰似「棋盤」、路上

行人也都如同「螞蟻」；搖擺的草樹有如爛醉如泥的「酒鬼」；濡濕的地皮就

像一隻「爛蘋果」等等。 

以上的舉例，可以明顯地看出鍾理和豐富的想像力，其中樹根可以像鬍

鬚，像手指；地面可以像臉孔，像蘋果；石頭可以像關門，像羊群；樹木可

以像龍、像酒鬼、像披稻草的孝子；水聲可以像交響樂，像野獸的狂吼。 

這樣以一物運用多物作比擬的寫作方式，足以烘托出作品的多變性和準

確性，使所描繪的景物更趨形象性和生動性，也使讀者有更多想像的空間，

進一步走入書中的夢幻世界。 

(四)符合邏輯順序  

《笠山農場》中自然景物的描繪能符合邏輯順序，而所謂邏輯順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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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作者選擇一種合理的、連貫的次序，然後遵循這一次序寫下去」 4的一

種寫作方式。它可以根據客觀事物連接的順序：或者按空間由右至左，由上

至下，由遠至近，由外至裡；或者按時間由先至後，由早至晚，由幼至老，

由春至冬；或者按構造由整體至局部，由主幹至枝葉。還可以根據描寫者主

觀感受的順序：或者先寫第一個印象，再寫以後感受的補充和變化；或者先

寫主要的特徵，再寫次要的特徵；或者先勾勒整體輪廓，在充實細部等等。 

鍾理和也能以合理、連貫的次序，按照空間位置的轉移來描繪自然景物。

例如第二章中，描寫劉阿五與劉少興進山抓蝦，沿途的自然風光是這樣的：  

他們抄便道進山。穿過一個像拱門的窄窄洞道，沿著坡腳轉出一個山

嘴，望過去前面是一個峽谷，活像一隻長方形的盒子，四面環山，田

壟一直伸展到四面的山麓。（第二章，頁 12） 

隨後，轉過笠山的東面，他們看見：  

和笠山隔了條河的對面山腹邊，有一所山寺，畫棟雕簷，非常瀟灑雄

壯。後面的山峰，峭壁屹立，狀似魚鰭，和笠山隔河對峙。（第 二章 ，

頁 13） 

然後，他們到了一個地方停下來，隨便坐在河石上歇歇，抽著煙，這個地方：  

又深邃，又幽靜，河雙岸有兩巨石巍巍相對，有如一道關門。門又窄

又陡，水急如瀉。一出關門，河道放寬了，因此水勢便緩下來。河裡

大石縱橫錯亂，彷彿一群出了欄門的牛，摩肩擦背，秩序紊然。兩岸

的喬木環拱如蓋，下面清風低迴。藤長而大，像虯龍般一直垂到河面。

（第二章，頁 13、14） 

這裡由抄便道入山引開，劉阿五和劉少興二人經過洞道、笠山山嘴，轉

過笠山的東面、出山，沿途中他們看見了峽谷、田壟、山麓、山寺、山峰、

巨石、急流、喬木、清風、長藤。  

這些自然景物依照人物所經之處，一一刻畫出來，它有一定的次序和軌

跡，由始至終，由近至遠，由前至後，由上至下，合乎邏輯次序，使文章不

會雜亂無章。   

(五)給人如畫的美感享受  

《笠山農場》中自然景物的描寫可以渲染氣氛，給人一種神往的藝術意

境，它有如一幅幅的山水畫，令人如醉如痴，彷彿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4 劉忠惠《寫作指導(下)--文體實論》，高雄，麗文文化，1996 年 3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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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理和以他的心和眼來寫《笠山農場》，因此作品蘊涵著他真實的情感，

他藉著卓越的審美能力，營造出如詩如畫的意境，進而帶給讀者無限的美感

享受。然而，他對生活環境的期許到底為何？在作品中有著明確的提示，他

希望能夠像「中國畫上常常看見的那種傍山依水，表現著自給自足與世無爭

的田家風光」(第三章，頁 20)，這樣的理想世界難找，但在笠山卻可顯現出來，

他說： 

在山岡之傍，在曲水之濱，在樹蔭深處，就有這種田家；有的竹籬茅

舍，有的白牆紅瓦，由山巔高處看下來，這些田家在田壟中錯落掩映，

儼然一幅圖畫，正像他在中國畫上所見的那樣。（第三章，頁 20）    

可見，他要的生活環境，是依山傍水、有樹、有竹籬茅舍、有紅瓦白牆、

有山巔、有田壟，如畫的田家，笠山正可以符合他的期許。他以詩人之眼，

畫家之眼來描繪笠山的自然景物，讓作品呈現出如詩如畫的美感，使讀者徜

徉在風光明媚的田園世界中，進而達到文中有景，景中生情的境地。   

(六)偏重描繪田野風光 

《笠山農場》呈現相當閑靜與鄉野的情懷，它從耕作的細節到整個農人

生活的情況，都鉅細靡遺的記錄下來，有著生活的苦與樂，以及對於土地的

眷戀，更有農村裡人與人彼此交往的情與分，因此，葉石濤就曾經稱讚鍾理

和的文學作品是充滿鄉土的，有著鮮明的臺灣風光 5。 

美濃尖山的客家農村風光，就是《笠山農場》寫作自然景物的基調。它

有山坡、田壟、土腥氣、喬木、長藤、炊煙、流水聲、秧苗、層巒、大菅林、

曙色、竹、楠、櫸、樟、鐵刀木、平原、果樹、稻草、紅土路、相思樹、地

下泉、春風、烈日、石叢、芎蕉園、山岡、明月、小徑、木棉花、嗅葉樹、

青草地、茄苳樹、豬菜、青桐葉、草籽、竹筍、草橋、檳榔、稻田、吊橋、

灌木叢、小溪、犬吠聲、雞啼、田野、猿啼、咖啡、斑鳩等屬於山林田野間

的景物，使整座笠山呈現出一幅幅生意盎然的景致。 

鍾理和對大自然富有敏銳的觀察力和想像力，它們藉由田園山林精緻地

刻畫表現出來，賦予笠山鮮活的生命，寫盡了溪谷幽遠、秀麗的各種境界。  

(七)著重細節描繪  

                                                 
5 葉石濤〈鍾理和評介〉，《自由青年》，第 36 卷第 3 期。他說：「鍾理和的作品具有說

不出的濃郁氣氛，明豔的色彩，這是他與眾不同的特質：這使他成為卓越的藝術家，

令人激賞的作家。那些特質是由什麼來的？那就是他的鄉土--臺灣。臺灣色彩鮮明

的風土，在他的作品中貫徹始終，好像血脈般永不停留地流瀉搏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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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理和著重運用細部的描寫方式來鋪寫環境，使小說環境的描寫呈現出

細膩的筆調。他相當重視細節的鋪陳，《笠山農場》中有十五個篇章出現過細

節性的描寫，這在附錄四的表格中可以看得出來。 

所謂「細節描寫」，是指「對細小的情節予以細緻的描寫，它可以是一個

動作、一個物件、或一個表情」 6。它和構成整個故事的情節相比，是一些細

流微枝的情節，但這些細節都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如果用樹木相比，整

個故事的情節是樹身，是樹幹，而細節則是粗大樹木上的嫩條細葉。一個好

的細節描寫，不僅能夠增強文章的生動性和真實感，而且能顯現人物和事物

的本來面貌，因此，細節描寫是文學作品中不可缺少的因素，它是作者用形

象來反映社會生活的重要手段。 

這些看似瑣碎的描述，常常招致結構不夠嚴謹的批評，但它卻能深刻地

說明人物或事物的本質，這是作者別具慧眼之處。例如：劉致遠受傷那天，

書中細膩地刻劃出當天晚上的景象：  

入夜以後，雨就停歇了，但黑暗比落雨時更加濃厚。好像四周一

律用一道黑黝黝的厚壁砌成，厚壁自亭子起把外邊的世界隔開了。空

氣鉛樣沉重，水樣潮溼，它和那久雨發霉的氣息一起壓迫著，妨害著

心臟的鼓動。 

亭樑下，一根頭號亞鉛線吊著盞純玻璃製成的洋燈，白色的笠蓋，

青色的油壺，赤色的芯帶。反射良好的火光，透過光潔明淨的玻璃管

在黑黯中劃出曄亮的亭子和半昏暗的亭邊一塊土地。（第十一章，頁

167） 

再者，當饒新華的兩條狗，在深幽的樹林中尋找野物時，它們一路狂吠

地追到很遠的地方去，所經之處如下：  

經過水草滋生的沼澤；經過陰森而幽暗、飄著腐敗氣息的大森林；經

過刺竹和湧出鐵鏽色鹹水的磨刀河水源。牠們看見猿、松鼠、羌、山

猪，由牠們身邊或在樹梢駭然逃逸。有時，這些獸類並沒有現出形態，

你只能聽見它們驚惶遁走時在樹林間發出的嘩啦嘩啦的聲響。（第十四

章，頁 193）   

第一個細節描寫，呈現出當晚恐怖、孤寂的氣氛，並烘托出人們沉重、

不安的情緒；第二個細節描寫，詳細地描繪出那兩條狗沿途所見的景致和際

                                                 
6 劉忠惠《寫作指導(下)─文體實論》，高雄，麗文文化，1996 年 3 月，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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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這種注重細節描摹的特色，使得情節發展的節奏趨於緩慢，情感也迂迴

環繞在一個焦點上，增加了抒情的效果，並使情節更為清晰明瞭。 

鍾理和以熟練的寫作技巧，運用象徵、想像、比擬、邏輯性、細節性的

寫作方式來描繪自然景物，使大自然的景物活化生動，刻劃出美感醉人的田

野風貌，並從中表現出鍾理和對自然景物描繪的藝術，這也是他寫作上的特

色。 

二、《笠山農場》的社會背景描寫 

社會環境的描寫，比自然風景的描寫更帶有社會和時代的特色。《笠山農

場》的社會背景，從農場的興起到沒落，貫串著諸多愛恨情仇的悲喜情節，

在聚散離合之中，交織著同姓不婚的傳統觀念，並顯現出客家農村的文化風

俗，是一個特定時代臺灣農村農民的生活縮影，亦具有臺灣土地變遷史的意

義，這種展現社會風貌的文學，是鍾理和作品傑出的地方，亦是其文學特色，

應鳳凰就曾對此肯定其文學價值，她認為：「鍾理和作品中的社會意識是文學

成果裡極傑出的一面。」「鍾理和筆下清楚的社會意識，最能顯現其與眾不同

之文學特性。」 7 

《笠山農場》中社會背景寫作的內容如下：   

(一)顯現山歌文化      

「山歌」就是客家人日常生活的民間歌聲，如同春秋時代生活在黃河流

域的先民，用自己的聲音唱出了《詩經》當中的〈十五國風〉一般。 

客家人在荒山原野中奮鬥討生活，心有所感，眼有所見，耳有所聞，便

很自然地用歌聲表達出來。為了配合砍樹、挑擔、撐船……的節奏而哼出的

曲調就是「勞動歌」；為了呼朋引伴，引起異性的青睞就是「戀歌」；為了與

遠山的那一邊，或河的那一岸的人傳達情意就是「高聲談話歌」……這些都

能符合音樂起源的學說 8。可見，「山歌」在客家社會中是有其社會意義和相當

地位的。 

鍾理和在《笠山農場》中也曾對客家山歌文化作有所闡釋，他說：  

客家人是愛好山歌的，尤其在年輕的男女之間，隨處可以聽見他們那

種表現生活、愛情和地方感情的歌謠。他們把清秀的山河、熱烈的愛

情、淳樸的生活、真摯的人生，融化而為村歌俚謠，然後以蟬兒一般

                                                 
7 應鳳凰＜重新閱讀鍾理和--並探勘其文學發展史＞，《淡水牛津文藝》，1999 年 1 月，

第 2 期，頁 83。 
9 曾喜城《臺灣客家文化研究》，台北，中央圖書館出版，1999 年 4 月，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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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勁兒歌唱出來，而成為他們的山水、愛情、生活、人生的一部分。

它或纏綿悱惻，或抑揚頓挫，或激昂慷慨，與自然合拍，調諧於山河。

（第四章，頁 31）  

所以，山歌成為人們工作之餘的精神寄托，它象徵著年輕的生命，是美、

善、充滿希望的。它成為愛情告白的最好橋樑，也是相較口才，互比才情，

充滿趣味性的一種遊戲方式，例如阿康與素蘭一來一往的較勁，使整座笠山

充滿歡笑與活力，工人們在一邊工作一邊歡唱中，體現出客家人樂觀豁達的

心，這樣的山歌文化在《笠山農場》中隨處可見。  

(二)顯現客家人物性格   

羅香林先生在《客家研究導論》中把客家特性概括為七項：1.各業的兼

顧與人才的並蓄。2.婦女的能力和地位--最艱苦耐勞，最自重自力，對社會

國家最有貢獻。3.勤勞與潔淨。4.好動與野心。5.冒險與進取。6.勤儉與質

樸。7.剛愎與自用。張奮前先生也在〈客家民系之演化〉一文中，將客家民

性特徵概括為：1.淳樸保守。2.堅忍刻苦。3.崇尚忠義。4.冒險進取。5.自

食其力。6.注重武術。7.講究清潔。郭壽華先生在《客家源流新志》中則說：

客族人具有機智、活潑、勇敢、刻苦、勤勞、負責、團結、堅忍、尚武等品

德，無論男女老幼，心理、精神、體力均具有堅忍不拔、耐餓、耐苦、耐勞、

耐煩、正直、誠摯整潔的民族性和獨立抗爭的精神。李關仁先生也在他所著

的《客家人》一書中說，客家人具備八項民風：1.淳樸保守。2.堅忍刻苦。

3.崇尚忠義。4.尊文重教。5.尊重婦德。6.重視武術。7.偏愛清潔。 8.勤勞

勤儉。 9 

鍾理和所著的《笠山農場》也能體現出這樣的民族性。一般來說，書中

的男女幾乎都有一個固定的形象，即男的健壯、勤奮、能勞動，女的勤快、

溫柔、能吃苦，他們都有著「勤勞刻苦」的性格，體現出客家傳統的民性特

徵。例如農場的工人們：  

每天在七點半左右到達農場。那時他們早飯才吃完不久，有時則正在

吃飯。於是工人們開始工作：男工砍樹木，女工伐菅草或鋤地。泥水

匠和木匠住在農場，所以他們工作開始得更早。他們喜歡在清晨日出

前工作。早晨清新的空氣能使他們精神飽滿，增加他們工作的效率。

每天都在他們做完一段活計之後，然後才聽見頭家呼喚吃早飯。（第三

                                                 
9 謝重光《海峽兩岸的客家人》，台北，幼獅文化，2000 年 7 月，頁 112、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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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頁 20） 

這裡充分體現出前面所列客家人的習性，他們每天早早出門工作，可能

剛吃完早餐尚未休息，或還沒吃早餐，但他們仍精神飽滿，擁有很高的工作

成效，這種刻苦耐勞的精神是很難能可貴的。   

(三)顯現客家生活樣貌  

1.食 

一般說來，客家人的主食為稻米和番薯，客家村普遍都種稻，一年兩熟，

而番薯於窮人最為受用，在客家地區，通常於春夏之交是番薯盛出的時節。

至於其它的農產品則有小麥、油菜、蠶豆、豌豆、大豆和花生等等。 

客家住地大多因為山嶺重疊，離大河沿海較遠，所以只好就地取材，在

副食品方面，主要有鹹菜、蘿蔔乾、蔬菜、豆腐、鹹魚、海味、豬肉、牛肉、

雞、鴨、雞蛋、鴨蛋等類 10。 

客家人的糕餅類，大抵都是以米磨成米漿做成，叫做「粄」，在新婚祝壽、

拜神祈願時所用的粄叫作「紅粄」，中間包有花生粉、甜豆沙和紅豆餡，包好

後的粄團要用「粿印」印出龜甲的花紋，也就是閩南人所稱的「紅龜粿」。 

《笠山農場》中人們食用的飲食也具備客家菜的特色，出現過的食物共

計有：番薯、稻米、豬肉、牛肉、紅龜粄、豆餅、豬菜(即青狗、鹿角菜)、

鹹魚、蘿蔔乾、黃糖、花生仁、鴨蛋、檳榔、竹筍、豆豉、米篩目等。 

2.衣 

在衣著方面，客家人由於經過漫長的移民生活，所以穿著大都樸實無華，

所用的布須以結實耐用為主。一般來說，客家人們衣服的顏色以藍、黑、白

為主，男女都穿著上下裝的「衫褲」，也就是「唐裝」，上面是衫，下面是褲，

婦女穿的衫叫作「藍衫」11，藍衫的製作雖然簡單，但非常講究配飾，衣服邊

上要加上滾邊。婦女工作時，通常頭戴斗笠，四周縫上藍布，以防日曬 12。婦

女的頭髮，在耕作時必須用帕裡，把項後的頭髮掠起數寸，盤於頭頂，叫作

                                                 
10 雨青《客家人尋根》，台北，武陵出版有限公司，1998 年 12 月，頁 220、221 中指出：

依據「石窟一徵」的介紹，客家副食較特殊的有：「比目魚灸食」、「比目魚煮豆腐爛

肉」、「日月嬴」、「以小魚漬為鹵謂之汁魚」、「豆豉」、「烏豆」、「白豆」、「綠豆」、「狗

爪豆」、「菌、「拳蕨」、「苦瓜」、「冬筍」、「苦筍」、「芥菜」、「鹹菜」、「芥蘭菜」、「芋

荷梗晒乾以鹽漬之，當小菜或配肉作湯味甚甜似金針」。 
11 雨青《客家人尋根》，頁 215 中說：「藍衫」，也叫作「長衫」、「大衿衫」或「士林衫」。 
12 陳運棟《客家人》，台北，聯亞出版社，1978 年 9 月，頁 342 中稱此為「涼帽」。就

是鍾理和筆下用藍洋巾安著的竹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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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鬃」或「髻尾」，後來又改梳「盤龍髻」。   

鍾理和在《笠山農場》中，也曾對客家服飾有所介紹，他說：  

婦女還梳著老式的髮型，穿著鑲了彩色闌干的藍布長衫。這是移民時

代由他們的來台祖宗和著扁擔山鋤一塊帶到島上來的裝扮，一直到現

在還沒有改變，而這又都是滿清遺留下來的文化形式。（第三章，頁

23）  

他描繪淑華和瓊妹的服飾：  

穿著藍長衫，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麗的彩色闌干 13：頭上戴的竹笠，…

安著朱紅色小帶…拖了一條藍色尾巴……那是流行在本地客家女人

間，以特殊的手法包在竹笠上的藍洋巾。（第一章，頁 1）    

可見，竹笠上的藍洋巾、織有花邊的長藍衫和老式髮型，是《笠山農場》

中客家婦女服飾上最大的特徵。  

3.住 

在臺灣各地的客家聚落，最常見的是一字排開的住宅，形狀似龍，故俗

稱為「一條龍」。小型的住屋是以三開間排成一列，正廳兩側各有臥房，客家

民宅臥房房門與正廳堂下不能相通。三間若不夠用，則於兩房各增建一間較

正廳還低的房舍，成為五開間。或者由最外的兩間臥房再向外延伸，做為廚

房或倉庫之用。 

正廳的左右兩房為正房，即俗稱的「正身」，兩側加蓋的廂房則稱為「護

龍」。護龍通常是蓋在一條龍式住宅的兩旁，如果在正房的兩房向前加蓋平行

的護龍，形成了凹字形的「三合院」，中間做為庭院或農家的曬穀場。三合院

的正房是一進，向後加蓋正房為二進……三進四進五進，左右都有護龍形成

了「回」字形，中間的庭院成了「天井」就成為「四合院」了。 

因此，「一條龍」、「三合院」、「四合院」是臺灣客家民宅的主要建築形式。

另外，當漢民族南遷至客家大本營以後，為了相互依持共營生活，通常都是

聚族而居，而且漢民族重視宗法制度，長幼尊卑有序，所以夥房也是客家民

宅的特色之一。 14 

《笠山農場》中對住宅的建築風格並沒有特別的描繪和論述，但從「西

                                                 
13 所謂的闌干就是指花邊。《鍾理和全集 4》，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年 10 月，頁 287，

註 2。 
14 曾喜城《臺灣客家文化研究》，台北，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年 4 月，第四

章第三節，頁 120 至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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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房」(第四章，頁二五 )、「正廳」(第五章，頁 37)、「夥房」(第六章，頁 73)、

「天井」 (第十九章，頁 259)等詞彙中，便可以看出一點蛛絲馬跡。「夥房」

是族人聚居的院子 15；「正廳」是住屋的主體，兩側的房間為正房；「廂房」是

加蓋在正房兩側的房間；「天井」是四合院中的庭院。由此可知，《笠山農場》

中的建築是「四合院」的民宅，具有「正廳」、「正身」、「護龍」、「天井」，符

合客家民族建築的風格和特色  

4.行 

《笠山農場》中的行，以「橋」為最大的特色，計有吊橋、木橋。  

早期客家先民來到臺灣，蓽路藍縷開墾荒地，為了聚落村莊的婚嫁通商

互通有無，便集眾人的力量修路、造橋 16，笠山這樣尚待開墾的山地，便需要

有代替道路的橋來助人通行。   

5.風俗習慣 

(1)撿骨與風水 

《笠山農場》中第五章曾提到，馮幹國將其祖先的金罐 17葬了又挖起來，

只為了尋找好的風水再埋下去，這點出了客家人撿骨改葬和篤信風水的習俗。 

客家族群在長期的流徙遷動中，往往進駐一個地方又丟棄一個地方，所

以他們將祖先的骸骨背負起來，在輾轉流離的路途中一同逃離，這樣幾度更

迭，於是就產生了保留第二次埋葬的遺俗，客家人認為人死後「柩葬」是暫

時性的，所以在葬後三到十年，一定要請「撿骨司」開墓啟棺，撿收先人骨

骸，拂拭曝曬之後，由下而上，以趾、足、腿、股、脊、胸、手、頭的 順 序 ，

裝於高約三呎，徑約一呎的「金斗罌」18，不論貧富，客家人祖先的骸骨都用

此種容器收藏。 19 

當客家人背負著骨骸到比較安適的地方之後，總希望找個風水好的地方

將其埋葬，因此《笠山農場》中的馮國幹，才會整年整月在外面瞎闖，只為

了找好的風水地。久而久之，便形成了一種風氣，他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失

敗，與屋場祖墳的風水有密切的關係，所以當劉少興種咖啡失敗時，馮國幹

才會認為是屋場不好的關係。  

                                                 
15 《鍾理和全集 4》，頁 288，註 13。 
16 曾喜城《臺灣客家人研究》，頁 124、125。 
17 金罐是指盛骨骸的瓦器。見《鍾理和全集 4》，頁 287，註 11。 
18 「金斗罌」是指有蓋之瓦罐，又叫作「金罌」或「金埕」。 
19 黃秋芳《台灣客家生活紀事》，台北，臺原出版社，1993 年 6 月，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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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地理風水的標準完全要看「龍」、「局」、「水」20。馮國幹的工作是幫

人家「跟龍」21，所謂的「龍」就是山嶺的脈絡：即發脈要雄壯磅礡，要奔騰

有勢，落頸要俊秀、要靈活，結基要豐滿、要寬敞。一般的說法，認為「龍」

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財路，所以客家人普遍的想法，總認為得一

好地，不但可以獵一好地，而且可以財丁人旺。   

(2)幫工文化 

劉少興的農場人手不夠須要人協助時，他通常不去「請」工人，而是去

找左鄰右舍來「幫工」，這可以從《笠山農場》中人物的對話中看出來。例如：     

「以後就是鄰舍了，要世昌哥幫忙的地方多著呢！」 

「遠親不如近鄰，互相幫忙就是了。」 

「你頭一天來幫農場的忙。」 

「我不是來幫忙的，我是來作客的。」 (第五章，頁 44) 

這是出自於客家人傳統的平等精神，客家人的「幫工」也叫「換工」，他

們認為，你來幫我做工，不是我用錢雇你來的，而是你發揮友愛的精神來幫

忙我。  

不說「請」而用「幫」，這是別的民系所沒有的，是客家民系才有的平等

精神，而這種平等精神完全是孕育於客家人長期的移民生活，原因在於：第

一、客家人在逃難的時後，一路上經過不少的艱難困苦，有毒蛇猛獸，有土

匪強盜，碰到危險的時後，只有你「幫」我的忙，我「幫」你的忙，才能共

同度過難關。第二、客家人到了一個地方定居之後，土人一定會成群結隊前

來，想以武力趕走他們，每當土人出動欺侮他們的時候，全莊的左鄰右舍都

會不「請」自來幫忙打仗，因為今天你「幫」我打土人，說不定明天你也要

靠我「幫」你打土人，久而久之，養成了客家人「幫」的好習慣。第三、客

家人住的都是窮地方，大家都有地，大家都不多，所以沒有專門「請」別人

耕田，自己享福的人，也沒有專門被別人家「請」去耕田的人，大家都要自

食其力才有得吃。 22以上，是客家人流行「幫」而不「請」的原因。  

                                                 
20 雨青《客家人尋根》，頁 242 中指出「局」就是對景，自總脈分出的支脈，要重重圍

繞，成為基地的拱衛，基地對景，要灣環迴托；羅列各峰，要各成格調，或旗或鼓，

或印或案，總之要成為基地的用壓。「水」就是基地前面的水勢：基地前面，最好能

逆大江，但水不能直衝基地，水口要迴環，最好要有種種關攔水口的山嶺或沙洲，

立在基地上看以不見水的出口為佳。  
21 所謂「跟龍」，就是尋找龍脈，是古代地理師的工作。 
22 雨青《客家人尋根》，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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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嘗與會社  

《笠山農場》中曾提到「宗嘗」和「會社」 23。這「嘗」和「會」，是客

家人聯集個人而成群體的一種社會組織，所謂的「嘗」，是把祖先遺產，由其

後代子孫按年輪值經營，收益除作為祭祀以外，也作為其他公益事業之用，

鍾理和解釋為：同宗者鳩資共設的祭祀公業 24，它又稱為蒸嘗 25。  

客家人認為，富裕之家往往在父母還在世時就先分好家產，一部分作為

父母的生活費用，其餘的分給各個兒子，等父母死後，這一部分產業就作為

蒸嘗。至於父母死後才分家產的，也先將一部分撥充蒸嘗，然後才按房均分。

如此代代相傳，以致客家祖嘗之多，幾至不可勝屬。  

至於「會」，也各擁有產業，按年由會員輪值經營收益，所不同的是：祖

嘗產業是祖先遺產，其限於一姓或一族；會的產業是在組設時由會員聚資，

不限於一姓一族。會的目的在於敬祀神明、舉辦公益事業和謀取會員利益。

其命名的方式，有以季節為名的、有以神明為名的、有以公益事業為名的 26。 

以上的列舉，可以看出《笠山農場》在生活習慣、風土民情寫作上的用

心，他不但使人物、事件、環境三者相互配合，達到故事情節的統一性和合

理性，也充分體現出客家民系的文化特徵。   

(四)顯現地域遷徙之感  

《笠山農場》中的人們對「北部人」普遍充滿著敵意，饒新華就曾說：「北

部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第五章，頁 51)。鍾理和對此曾有所闡釋，他說：   

所謂「北部人」，是指新竹方面移遷來的。那裡地勢傾斜，平野較少，

加上人口繁衍，因此人浮於事，無地可耕的人們便祇好四處找尋耕地。

對於這種人，南部那廣大而膏腴的平原，便具有了最高最大的吸引力。

他們潮水似的湧到南部來了，在廣大的平原上浪人似的由這裡漂流到

那裡，一刻不停，直到把他們那漂浮無定的根紮到地皮裡去為止。他

們大部分雖也同是客家人，但愚蠢而頑劣的地域觀念和人類生存本能，

卻使得本地的客家人對他們懷著執拗而深刻的仇視，和尖銳到不可思

                                                 
23 《鍾理和全集 4》，頁 11 中提到：「初代的主人是一個由日人經營的拓殖會社，然後

轉入當時所有人南海會社，只是曇花一現。」、「在四年前的春分的日子，劉姓宗嘗

在本地開會…。」 
24 《鍾理和全集 4》，頁 287。 
25 陳運棟《客家人》，台北，聯亞，1978 年 9 月，頁 401 中說：「俗稱祭田為蒸嘗，亦

有謂祖先血食者。」頁 370 中謂蒸嘗即指：「生飲死嘗之田」。  
26 陳運棟《客家人》，台北，聯亞，1978 年 9 月，頁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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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惶恐。 (第四章，頁 33、34)   

這裡明確的指出，所謂的「北部人」，是自新竹、苗栗等地到南部找尋沃

土耕作的客家人，而南、北兩地的客家人，基於人類生存的問題，彼此間產

生著仇視和嫌隙。 

劉還月曾明確指出南、北兩地客家人不同的性格，他說：南部地區的客

家人，一直謹記著團結就能自保的教訓，他們不論在本庄或外出，都能謹守

著團結互助的原則；而北部地區的客家人，從移墾開始，便只能靠自己的力

量單打獨鬥，個人的利益自然超越群體的利益，影響所及，北部客家較少體

會到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27。  

因此，雖然同為客家人，但在移民與墾拓的過程中，由於受到時間早晚、

開墾環境和外來壓力等影響，遂漸漸使南、北兩地的客家人產生了明顯的差

距，使彼此充滿著排斥與仇視。  

(五)顯現傳統婚姻觀   

自古以來，傳統社會是堅持「同姓不婚」的。蘇冰與魏林所著的《中國

婚姻史》中明確指出，這項原則為周禮之一，《禮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

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不通，周道然也。」而娶妻不娶同姓的原因，

在於：一、對生育和育兒有害。二、違背異類相生的天理，會導致災禍。三：

不合道德原則，行同禽獸。四、保證宗法系統的清晰和勢力的擴大 28。 

《笠山農場》中的社會環境也緊持著這個觀念，導致劉致平與劉淑華的

同姓婚姻，遭到極大的阻撓，最後以私奔收場。 

致平一直質疑著，何以同姓不可結婚？彼此的親緣相距十萬八千里，如

果只是從生物學的角度來考量，那便是滑稽和愚蠢的，由於他受過現代教育

的洗禮，所以宗法倫理的觀念淡薄到幾近於零，致使他對同姓之愛引發深入

的思考，而這「同姓之婚」也成為《笠山農場》主要的焦點。它是情節背景

的因素之一，彭瑞金曾經說過：「反封建是《笠山農場》的主題之一。」 29 

鍾理和寫作《笠山農場》的社會背景是顧慮周詳的，他充分表達出客家

民族的特色，從音樂、婚姻、性格、信仰、南北客家差異，到食、衣、行等

日常生活文化，均能面面俱到，顯示鍾理和對生活的敏感度和豐富性。 

                                                 
27 劉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台北，常民文化，1999 年 2 月，頁 92～96。 
28 蘇冰與魏林《中國婚姻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 4 月，第一章。 
29 彭瑞金〈土地的歌․生活的詩─鍾理和的《笠山農場》〉，《台彎春秋》，第 1 期，

1989 年 10 月，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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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笠山農場》的物質產品描寫 

景物描寫在文章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分為兩類：一類起主體作用，如某

些遊記、動靜物小品和象徵性散文，還有寫景詠物的短詩也以景物描寫為主

體。另一類起輔助作用，在記人記事的文章裡，景物描寫屬輔助性質，具體

作用卻比較複雜，有的是交代時間、地點、背景，有的是渲染氣氛，有的是

推動情節發展，有的是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是展示地域風貌、反映社會風俗

等等。 

物質產品，大多包含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描寫中，成為其中的一個

組成部分，但也有獨立描寫出來的。《笠山農場》中以特寫放大的方式來刻劃

的物質產品有：牆、茄苳樹、咖啡、燈和狗等等，觀其特點有下列幾項：  

(一)運用工筆描寫 

所謂「工筆」，也稱「細描」，是用細膩入微、工整細密的筆觸，對描寫

對象的某一方面作精雕細刻的描繪。 

《笠山農場》中運用特寫來細膩描繪的植物為「茄苳樹」，描述的內容是

這樣的：  

樹大可及抱；樹枝伸的遠，生的密，濃蔭遮過河左岸，有一株更大的

是生在河中央，它那粗壯而堅強的樹根，像人的手指緊緊地抓住岩石。

石下有潭。因茄苳樹而分成兩股的河水，自石腳下注於潭，又復合而

為一。 (第八章，頁 102) 

這裡將焦點放在茄苳樹的樹枝和樹根上。「樹枝」長得茂盛，能伸過河到

左岸去；而「樹根」粗壯，緊緊纏繞在岩石的四周，河水在樹根底部區隔成

兩股，自石腳下注於潭水之中。 

至於器物的描繪，有「牆」和「燈」二者，內容是這樣的：  

牆壁：露出大塊灰色土磚，膠在磚之間的稀泥，模糊斑駁，恰如老淚

縱橫的老婦人的面孔骯髒而醜陋。 (第四章，頁 26) 

洋燈：亭樑下，一根頭號亞鉛線吊著盞純玻璃製成的洋燈，白色的笠

蓋，青色的油壺，赤色的芯帶。反射良好的火光，透過光潔明淨

的玻璃管在黑黯中劃出曄亮的亭子和半昏暗的亭邊一塊土地。(第

十一章，頁 167)  

細密地刻劃出牆面剝落的情況和洋燈的構造，以及洋燈反射的光。「牆壁」

已經破損，一大塊灰色的土磚自牆面露出，而磚與磚之間的土泥稀鬆散落，

斑駁模糊，看起來骯髒而醜陋；而「洋燈」用一根鉛線倒掛在涼亭的梁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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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外殼是用玻璃製成的，其結構有白色的笠蓋，青色的油壺和紅色的芯帶，

它明亮的光芒，透過玻璃管，將黑暗的亭子和亭子四周，映照得光亮明淨。 

《笠山農場》中的動物，以饒新華的愛犬--禿尾描寫得最為突出。饒新華

是個山精，他可說是笠山的守護神，對山林中的一切瞭若指掌，「禿尾」是饒

新華最忠實的老伙伴，日日與他形影不離，彼此的感情相當濃厚，所以當年

邁的饒新華死的時候，牠嘴裡發出唏唏的哀聲，彷彿在悲哭著主人的死，當

饒新華死時，牠也祇剩下一把老骨頭了： 

非常瘦，身上有一塊已經脫盡了毛，牙齒也幾乎掉光了，牠動一下，

抖顫一下，走一步，踉蹌一下。 (第二十一章，頁 279)  

禿尾和主人饒新華一樣，因為年邁，所以口腔深深陷落，牙齒幾乎都已

掉光，他們老且瘦，老態龍鍾，四肢遲鈍，走起路來搖搖晃晃，就像秋天的

黃葉一樣，只要一陣風就可以把他們帶走似的。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鍾理和不僅運用許多技巧來寫作人物，在寫物上面

也能細膩地刻劃，從中表現出其敏銳的觀察力和細膩的描寫。   

(二)發展情節交代時代背景 

《笠山農場》的時代背景，鍾理和並沒有特別說明，但從書中的用語如

「庄役場」、「郡役所」，以及「咖啡」所種植的經濟來看，約略可看出所處年

代應為日據時代。 30 

日據時代的農業經營，多屬於資本獨占的企業化模式，加上臺灣的土地

山林調查、貨幣統一、政治上的安定、法律與警察制度的健全等因素，使原

本只是商業結構的型態，漸漸變為產業資本結構，且原本只是輸入輸出的商

業買賣，變成產業生產過程的主導和支配，更甚者，結合商業和產業資本，

在產業與金融上的主控，使得資本家在臺灣的企業發展更為興盛。在這樣的

背景之下，傳統的生產模式遭到壓力，家庭式的小型生產自然不敵企業生產，

也就紛紛沒落，臺彎的資本家因此漸漸走向企業獨占化，將大量的生產物品

運往日本與其他國家，賺取利益。這樣引進日本資本家與企業的獨占運動，

大多都是在日本總督府的推動下所完成的，至於本省的小額資本家和經營者，

                                                 
30 陳丹橘＜鍾理和的文學觀及其作品中的農民世界＞，《台灣新文學》，第 4 期，1996

年 4 月，頁 228 中記載：「從書中用語，如庄役場、郡役所等機關名稱，約略可知

所指年代應為日據時期，再對照鍾理和的生平事蹟與＜同姓之婚＞所述的真實內

容，那麼，《笠山農場》的時空背景即是 1932 年前後，發生在高雄美濃偏遠的客家

農村中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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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半在政府與企業的拉攏與推薦下，加入整個的經營模式中，從事所推廣

的經濟作物種植 31。 

《笠山農場》的經濟作物是「咖啡」。以劉少興買下笠山種植咖啡為起源

背景，中間歷經種植咖啡的種種作業情況，到咖啡種植失敗，農場易手，結

束全篇。因此「咖啡」貫串著整部作品，成為環境背景中的重要因素，它具

有交代時代背景和發展情節的作用。 

首先是時代背景。農場主人劉少興決定種植咖啡，是受了一位曾經在貿

易上結識的日本人高崎所影響，他告訴劉少興說： 

日本每年必須付出一筆外匯向國外購進咖啡，然後甚至用數字正確地

給他計算出種咖啡可以有多少利潤。不論何時，數字總是很魅人的。(第

三章，頁 17、18) 

這裡雖然沒有具體明確地將當時的經濟體制描述出來，但從日本每年要

向國外購進咖啡，以及高崎極力說服劉少興種植咖啡的事件看來，隱隱約約

地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業經營模式，已由傳統的生產模式改為將大量的經濟作

物運往日本或其他國家，來賺取利益的經營模式。 

另外，由於咖啡種植的好壞關係著笠山農場的成敗，因此咖啡生長過程

中的樣貌便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當農場經營順遂，咖啡生長的樣貌是這樣

的：  

春間種下去的咖啡，發育得很好，一季秋雨過後，嫩葉橫生，枝頭的

幼芽恰如昆蟲的觸鬚，敏感的伸向陽光和微風裡，氣象蓬勃。對生的

子葉，追隨著幼芽後面一對接一對的生長出來。它開始祇有米粒大小，

透明的鵝黃綠色，又嬌嫩，又蘢蔥。它漸漸長大，隨著，黃色逐漸消

褪，綠色加深，終於變成大葉了。它彷彿抹過油質，光澤鑑人。這時，

枝頭間已是綠葉披離，掛滿濃蔭了。 (第十三章，頁 181)    

咖啡樹嫩葉橫生，幼芽像昆蟲纖細的觸鬚爭相向陽光和微風中伸展出

來，咖啡的子葉由鵝黃綠變成綠色，由米粒般的大小變成大葉，光澤油亮，

綠葉披離，農場的一切展現出朝氣蓬勃的氣象。   

但當咖啡得病後，咖啡葉卻起了很大的變化，上面佈滿了斑點，斑點的

變化迅速：   

                                                 
31 矢內原忠雄所著、周憲文所譯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帕米爾書局，1929 年，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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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圓形，淡黃色的。後來圓形漸漸擴大，不久，就有指頭大小，

隨著，顏色也加深了，由開始的淡黃而深黃，而黃褐，而後則變成深

褐，就像被香煙頭燙焦了一塊似的。  

有一小部分的咖啡樹，有些葉子有同樣的小斑點：有的剛剛染上

淡黃，有的顏色轉深，有的已擴侵了整片葉子，有的葉子則已像茶葉

一樣乾枯，開始脫落了。葉子的背面翻轉來看，在有斑點的背後便有

橙黃色的粉末，像有點粘性。 (二十章，頁 269) 

咖啡樹的種植因病毒感染而導致葉片起了各式各樣的斑點，起初只是一

小部分的咖啡樹染病，但經過一季漫長的霪雨之後，斑點蔓延發展得更加可

怕，染病的咖啡樹幾乎擴及大半，而且有些竟是整顆樹的葉子都呈乾枯之狀，

紛紛落下，祇剩禿枝和一些心葉，最後，斑點一直繼續蔓延下去，連剩餘的

咖啡樹也都得病，整棵樹轉成褐黑色，終於全部枯死，弄得整座山場死氣沉

沉，冷落而荒涼。 

長滿嫩葉的咖啡樹象徵著笠山農場的運作順暢，但隨著情節發展，全部

的咖啡染病枯死，笠山農場因而破敗凋零，最後終於易主，結束全文。所以

咖啡作為《笠山農場》的主要經濟作物，具有發展故事情節的作用，而上面

兩則對咖啡樹的描繪便是最佳的代表。 

《笠山農場》把當時社會的農業經濟體制，於咖啡相關的敘述中呈現出

來，使物質產品在刻劃之餘，又能顯現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讓故事背景更

清楚明晰。 

《笠山農場》發展的園地是在美濃尖山的笠山農場上，故事的背景是三

○年代後期，當時殖民地政府正加緊推行皇民化運動，在各地強迫學習日本

語，接著是戰爭時期的物資配給制度，但鍾理和把這些都排除於小說之外，

完全沒有觸及到殖民地人民被摧殘、經濟受壓榨、農工族群被地主和資本家

剝削的社會現實，鍾理和將笠山描繪成一座獨立遺世的桃花源，刻劃出笠山

風土之美，使農村生活百態、農民勞動的形象、山林田野的自然景色，完全

體現在整部作品之中。 

《笠山農場》描寫的範疇是客家農村，因此書中呈現出各種客家文化特

點，包括客家語言、山歌文化、客家人物性格、食衣住行的客家生活特色、

客家民間信仰、客家特有的「幫工」文化、客家中「宗嘗」和「會社」的社

會組織、南北客家的對立等等，充分體現出客家民系的文化特徵。 

鍾理和在社會背景的描繪上，刻意描摹客家民系的文化特徵，使內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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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相互呼應，並注重環境的刻劃，運用細節、工筆、象徵、比擬、邏輯等

寫作方法，來描繪自然景物和物質產品，使《笠山農場》中的環境更為明晰、

具體。 

附錄、《笠山農場》之環境描寫類型章目表 

章     數 自 然 現 象 社 會 背 景 物 質 產 品 

第 一 章 ◎ ◎  

第 二 章 ◎ ◎  

第 三 章 ◎ ◎  

第 四 章 ◎ ◎ ◎ 

第 五 章 ◎ ◎  

第 六 章  ◎  

第 七 章 ◎ ◎  

第 八 章 ◎  ◎ 

第 九 章 ◎   

第 十 章 ◎ ◎  

第 十 一 章 ◎  ◎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三 章 ◎ ◎ ◎ 

第 十 四 章 ◎   

第 十 五 章 ◎   

第 十 六 章  ◎  

第 十 七 章  ◎  

第 十 八 章    

第 十 九 章    

第 二 十 章 ◎  ◎ 

第 二 十 一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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